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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员在进行考古发掘

的过程中，有时会遇到这样的
情况：墓葬保存完好，没有任何
盗掘的痕迹，但墓葬中空无一
物。既没有棺椁、骨架的痕迹，
也没有任何随葬品。这种墓葬
显然是没有葬人的空墓，难道
这样的空墓是假墓吗？

空墓在考古发掘中是较
为常见的。现存的有些所谓的
陵墓，如现在陕西黄陵县的黄
帝陵，山东曲阜的太昊、少昊

陵，湖南的舜帝陵，还有伏羲、
蚩尤等陵墓，墓主基本上都是
传说中的人物，是否真有其人
还在两可之间，其所谓的“陵
墓”更是无法肯定。因此，其
为空墓的可能性自不必多言。
“厚葬” 一直都是中国

丧葬的主流。“厚葬”的结果
就是盗墓活动的猖獗。正是
由于担心自己的墓葬被盗

掘，除将墓葬修建的十分坚
固外，传说中有的人就建造

多座假墓，利用“疑冢”扰乱
盗墓者的视线。

相传明代朱元璋死后四
面城门同时出棺，制造多个墓
葬的假象。但事实上，众所皆

知，南京东郊紫金山下的明孝
陵，为马皇后和朱元璋的合葬
墓，根本不存在疑冢的问题。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
“孝”的国度。孝不仅可以扬
名，甚至可以通过举“孝廉”
做官。因此，古人往往倾其全

力建造墓葬，置办随葬品。为
了使“孝”名远播，丧事必然
办得轰轰烈烈，唯恐天下人
不知。到了南北朝以后，王侯
将相、富商大贾更是在墓上
排列石人、石兽，以彰显其势
力与地位。而且帝王的陵墓

都有看护者，根本不用担心
墓葬被盗掘，因此不存在制

造假墓迷惑别人的问题。
既然不存在假墓，空墓自

然也就不是假墓。虽然墓葬本
身就是为了葬人，但由于现实
生活中的某些主、客观因素造
成墓内并没有葬人，从而形成
空墓。空墓主要有以下几种情
况，第一种是当时挖好了墓
穴，墓主人无法葬在原来的墓

穴中，这种墓葬一般被称为生
基墓；第二种就是迁葬以后形
成了空墓；第三种情况是下葬
的东西是一些容易腐烂的东
西如衣服、食品等，即通常所

说的衣冠冢；第四种就是由于
秘葬或为了纪念历史人物而

修建的空墓。
最后一种情况就是在秘

密下葬以后，没有留下任何
痕迹，但由于逝者本身在一
定范围内对社会有着重大的
贡献，人们为了纪念他就自
发地建立起多处墓葬，以表

敬仰之情。三国时期诸葛亮
的陵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
子。他也采用了“不知其处”
的秘密葬法。传说诸葛亮在
五丈原一病不起，自知不久
人世，便遗书刘禅，说自己死
后，将遗体入殓后由四名士

兵抬着往南走，杠断绳烂之
处便是落葬墓地。刘禅果真
照他要求让四个关西壮汉抬
着他的棺材朝南走，抬了一天
一夜，体力不支，又丝毫不见
杠断绳烂的迹象，于是他们将

其就地埋了，回去报告刘禅，
他们将棺材抬到杠断绳烂之
处，并将宰相埋了。事后刘禅
感觉事情有点不对，经拷问，

他们供出了欺君之罪，而被杀
了。如此，再没有人知道诸葛
亮葬于何处了，遂成了千古之
谜。原来这正合孔明的预见：
自己死后蜀必将被司马懿所
灭，怕自己死后在地下不得安
宁，便使用了此法入葬地下。

虽然是传说，但它说明诸葛亮
的墓葬是很隐秘的。但是由于
诸葛亮的杰出成就，人们也就

更加敬仰，从而在好多地方就
出现了一批诸葛亮墓。可想而
知，这些所谓的诸葛亮墓也不
过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墓葬，
其实就是一座座的空墓。

虽然造成空墓的原因很
多，但不管什么情况，其与传
说中的迷惑盗墓者的所谓
“假墓”有着本质的区别，这
种情况的“假墓”可能根本
就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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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一家外商公司的
主管，标准的女强人。像我这
样的“三高女子”是很难嫁出
去的。所谓“三高女子”，即学

历高、收入高、年龄高。
2003年秋天的一个午

夜，我内心难过！一向自认本
女条件优秀，个性开朗活跃，
还有份体面的工作，相亲也在
持续进行。无奈，就是遇不到
喜欢的对象。一些思想解放的
朋友，劝我试试网络交友。

五天后的晚上，某网站一

个有趣的代号吸引了我，进去
看了他的资料，写得非常诚
恳。再观赏一下照片，是位顶
严肃的先生。其中的一张照片
上，我看见了金发小女孩克
莱，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小
女孩眼中透露着一种不安全

感。想了想，觉得这男人实在
老实傻憨，一般人绝不会把孩
子的照片贴在交友网站 （À

Ü/_J`a- b*;É�c

ÀdefbgAk*hi[

|jklm-ngk�op）。

端详了九岁的小女孩一会儿，
断定这女儿对该男士的重要
性，可见他是位对家庭充满责
任和爱心的人。于是，我当下就
按了一个“眨眼”的功能键，之
后就忘记了这件事。三天后，美
国先生回了信。表示很荣幸受

到我的“青睐”，可惜他在美
国，相互间的距离实在太遥远
了，他相信我一定可以找到适
当的对象。我也礼尚往来地谢
谢他的鼓励，并表示自己也有
信心能在家乡找到另一半。这
之后他偶尔会来个问候，我们

就此若即若离地联络着。
有天我心血来潮把全家

出游的照片寄给了他，没想到
这举动，从此改变了我们的命

运！美国先生看了合家欢后，
见到每人脸上布满了快乐的
笑容，这让他很感动。加上他
的同事们大力鼓吹：“这女子
看来条件很不错，何不试
试？”征询了爱女的意见后，
他终于决定放手一搏。美国先

生写了一封非常郑重的 E-
mail，表示决意抛开地理距离
障碍，要以一名追求者的态度
只与我一人来往。由于我的日
常工作繁忙，于是我也决定专

心地和美国先生鸿雁传书。
这位先生就是尼克，为了

一心一意地追求我，他勤奋地
坚持每天写情书，事无巨细地
介绍自己。光是天天读尼克的
长篇大论，我的英文就日新月
异着。约互通日记了一个月
后，尼克说想打电话来听听我
的声音。不得了，第一通热线

我们居然聊了五个多小时。那
通电话我们听懂了对方多少
倒是其次，但互相间都非常开
心。此后，我俩便开始了一天
三通的越洋电话生涯。在一个
月后，尼克进一步表示想见见
我与家人。这下简直如美国原

子弹落地，妈妈听闻有位老外
居然要亲临寒舍，惊吓得不相
信自己的耳朵。老人家听多了
异国恋的“悲惨”下场，那些

天茶饭不思地为女儿担忧。见
妈妈心痛失眠，我也难过得险
些放弃了这通中美恋。

不过，倔强的尼克说来就
来。记得那天到机场迎候时，
我手上捏着他的照片，按图索
骥深怕认错“老公”。待到傍
晚尼克与家人相聚时，没想到
奇迹发生了，全家人都被这位
老美诚恳、善良、敦厚、有爱心

的品德迷住了。尤其是尼克那
几句临阵磨枪、自修成材的中
文，逗得大家前仰后合地欢笑
了整晚。

轮到我前往美国回访时，
同样亲历了尼克家人的热诚
和善心，大家忙不迭地述说尼

克是如何地喜欢我，着迷我。
我还见到了“传闻”中的小女
孩克莱，她一直对我念叨：
“我喜欢你，希望你能和我们
在一起。”就这样，我再怎么
铁石心肠，也抵不过那美国痴
心郎。

挣扎了数个月后。终于，
我决定奔赴美国，展开冒险的
美国媳妇生涯。

TUVWX

刘芳芳准备晚饭时，看

那些小排骨都很新鲜，鸡毛
菜也是碧绿生青，便想这女
孩在家里一定经常买菜。刘
芳芳这么想着，又觉得她可
怜，要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
上门问人家讨钱。

这时，外面有人敲门。刘

芳芳心一跳，想莫非又是她？
走过去，猫眼里一看，原来是
葛小江。刘芳芳开了门，葛小
江依然是一副猢狲模样，站
也站不直，一只手抓耳挠腮，
另一只手在拉裤子拉链。
“妈，我小便急死了！”他奔
向卫生间。

刘芳芳朝他看，忽道：
“你的书包呢？”葛小江还未
回答，就听见门口一个轻轻
柔柔的声音：“阿姨，他的书
包在我这儿。”

刘芳芳一听这声音，头
便“嗡”的大了。她转过身，

王琴手拿着葛小江的书包，
怯生生地站在门口。刘芳芳
上前接过，问：“他的书包怎
么在你这里？”

葛小江从卫生间里出
来，一边拉裤子，一边回答：
“我下车就碰到她了。她问

我累不累，我说累，她就帮我
拿书包了。”
“她要帮你拿，你就真的

让她拿了？”刘芳芳又气又恼。
葛小江愕然地朝妈妈

看。刘芳芳瞪着王琴。王琴不
吭声，脱了鞋，自说自话地进

屋了。在厨房看见收拾到一
半的小菜，便卷起袖子开始
择菜。她拿刨子刨土豆，边刨
边说：“阿姨，你歇着，晚上
我烧个鸡毛菜小排汤，再弄
个酸辣土豆丝。保证你们喜
欢———喏，你先去做功课吧，

要么先洗澡也可以。”她对
葛小江说。刘芳芳像看怪物

一样地看着她。
“阿姨，你就当我是保姆

好了。你要是觉得满意，就给我
点钱。要是不满意，你就跟我
说，我保证做到你满意为止。就
是一点，求你别赶我走。阿姨，
求你了，让我留下来吧。”

这天晚上，刘芳芳去了
马副总家。地址是葛大海的

徒弟帮她弄到的。刘芳芳先
去银行拿了两千块钱，放在
一个信封里。这招是孟爱军
教她的，“舍不得孩子套不
到狼”。刘芳芳把信封放到
马副总面前。

“一片心意。领导别嫌少
啊。”刘芳芳心里打着鼓。

马副总眉头一皱。这个女
人真是烦人！他把信封还给她
的时候，触到了信封的厚
度———不超过两千块钱。马副
总心里冷笑一声，同时也找到
了对她更加不客气的理由。
“你这个小刘同志啊，”

马副总板着面孔，“你这是什
么意思嘛。你晓得你这是什
么行为？行贿！我跟你讲，你
看错人了，我是不会收的。你
拿走吧，以后不要再来了。”

刘芳芳惊愕地站起来，张
口结舌不晓得说什么好。马副

总不住地摇头，把茶杯拿起了
又放下，一副很气愤的模样。
刘芳芳呆了半晌，只好走了。

回去的路上，刘芳芳一
步步走得很慢。两千块钱牢
牢地揣在包里———银行里还
有十来万，是葛大海的赔偿

金加上从前的积蓄。她粗略
算了算，这笔钱顶多用到葛
小江大学三年级。葛小江要
是不念大学，那就另说了。可
刘芳芳无论如何也要让儿子
上大学。儿子是家里的希望，
不能像他爸妈一样没文化。

前几天，小区居委会给她
安排了个工作———卖大饼油
条。这已是额外照顾了，后面还
有好多人排着队等呢。刘芳芳
答应下来，过两天就去体检。

回到家，王琴在教葛小
江功课。同样是初三，王琴当

葛小江老师都绰绰有余了。
一道数学题，王琴教了好几
遍，葛小江还是翻着死鱼肚
眼睛，摸不着边。刘芳芳看着
都脸红了，王琴却一点儿也
不怕烦，照样耐心地讲解。

刘芳芳退到一边，想想又

觉得不是滋味———这算怎么
回事，莫名其妙就多了个人出
来。她暗暗摇头：同样是讨钱，
自己竟还不如一个小女孩。

YZ[\]^_

我大概十三岁的时候，我

们一家就从巴塞罗那搬到了
纽约。父亲其实一直很喜欢西
班牙，只是母亲一直坚持要住
在美国，最后她的坚持终于获

胜了。从此，母亲就远离了她
的大家族、她的故乡和她的朋
友，高高兴兴地来到了美国。
但是我们却永远都不会再回
西班牙了，甚至连旅游都不考
虑去这个地方了。这是多么奇
怪啊，对吧？

我看了看闹钟。已经是周
六一大清早了，今天我们要去
住在长岛的父母家，庆祝我的

生日。我想，母亲和我一定有
很多东西可以好好谈谈的。当
然，如果她愿意的话。

我父母住在长岛一个非
常有名的街区。我们开进大门
里的鹅卵石小径，他们已经都
跑了出来迎接我们。

“生日快乐，克里斯蒂
娜。”父亲给了我一个热烈的
拥抱，吻了吻我的脸颊。
“啊，订婚戒指。”母亲一

看到那枚戒指就显得抑制不
住的惊喜，“太漂亮了。恭喜
恭喜啊。”她给了我一个热烈

的吻和一个热情的拥抱。可以
看得出母亲有多么高兴，因为
在她看来迈克就是我最理想
的男孩了。她非常专注地看着
我的手。她好像看到了什么，
浑身一颤。“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她明显在撒谎。

“你好像很吃惊的样子。”
“看到迈克送你的那枚戒指
我太开心了，那枚戒指多么昂
贵啊。”她想了想说道，“但

是，另外那枚呢？我从来没有
见过你戴过它啊。”“不知道
谁送给我的，还搞得神神秘秘
的。”我激动地回答她说，“不
过我还是打算待会儿跟爸爸
一块吃中饭的时候，再跟你们

讲讲它的来历。”稍微停顿了
一下，我又补充道：“但是我

觉得有点奇怪，总觉得以前好
像在哪见过，你没有这种感觉
吗？”“没有，没有，我可记不
起来见过它。”她回答道。母
亲一定隐瞒了什么。我心里越
来越好奇了。

吃午饭的时候，父母都表

现出难以掩饰的幸福之情。大
家都拼命地夸赞那枚钻戒，直

到再也找不到什么新词来赞
美它的时候，突然话锋一转，
提到了另外那枚戒指。迈克开
始兴致勃勃地讲述着，在我的

生日晚会上那枚神秘的戒指
是怎么出现的。

“多神奇啊。”父亲惊呼
了起来，“那不是有人故意跟
你们开玩笑的吧？”
“他要真是开玩笑，那可

真是忒大方了。”我说道，“我
的一个好朋友在索斯比珠宝
公司工作，她很肯定地说这个

戒指是个古董。”
“对了，让我看看那枚戒

指。”父亲说道，他好像很有
兴趣。我把戒指取下来，特地
留意了一下母亲的表情。她什
么都没有说，但是她那个样子
明明就是在听一个已经了解

的故事。
“奇怪的是，那个包裹

交接单上的寄出地址竟然是
巴塞罗那。”“巴塞罗那。”
父亲看着我手里拿着的那个
宝贝大叫起来，“我以前见
过这个东西，没错，就是在
巴塞罗那。”“我也有这种
感觉。”我回答道，“妈妈，

你不这么认为吗？”她磨蹭
了一会儿说道：“也许是吧，
但是我记不起来了。”我心
中愈发肯定母亲非常了解这
个戒指的来历，但是她为什
么要否认呢？她为什么要装
作不知道呢？

“我知道了。”父亲叫了
起来，我的心一下子悬到了空
中，“是的，我记起来了。”
“这是恩里克的戒指。你

不记得了吗，玛丽？”
“也许吧，有可能。”母亲

言辞闪烁。

“哪个恩里克？”我问道，
“我的教父吗？”“是的。”
“但是他已经死了啊。”“是
的，已经死了。”父亲也确认。
“但是一个死人怎么可

能给我寄来礼物呢？”母亲和
父亲交换了一个奇怪的眼神。

我知道他们对于恩里克的死，
一定隐瞒了什么。


